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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   中國的山水畫是一種以描繪自然風景為主的繪畫品種，在審視了中國歷代山水

畫的表現形式與內涵之後，我們可以發現，中國的山水畫和西方的風景畫有著許多

的差異，除了材料與工具的差異之外，最大的差異性應該是其中隱藏於繪畫表象之

後的審美與哲學觀念。 

 

    一般論者會以「心物」的觀念來區分，中國山水畫的作畫態度偏向於內在心靈

的感知，著重在心靈意象或是意境的實現，強調直心表現，不做過多的意識判斷與

邏輯分析，因此比較強調寫實，重視寫實、物象光影與立體的表現。而西方風景畫

則偏向於眼睛對於物象的觀察，透過腦部理性分析之後的描寫，對於自然物象的觀

察與分析，因此強調寫實，注重光影、立體與前後景深關係的表現。 

 

    事實上，在中國山水繪畫領域裡，還有一種值得一提的獨特現像是西方風景繪

畫裡面少見的，亦即是在中國山水畫之中，畫家往往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地去表現孤

寂的趣味與美感。在山水畫之中，自宋代以後的歷代畫家往往喜歡畫出空無一人的

山水情境，或是僅僅畫出一位高士或是文人，踽踽獨行於山林泉瀑之間，或是若以

所思，或是極目遠眺。這種耽溺於渺無人煙的孤獨感或是孤寂面對山水自然的繪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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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現，事實上，是一種獨特的中國山水畫的文化現象，其中因由與內涵，頗值得玩

味。本論文將針對此一現象的內在因素做一深入的剖析與探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【關鍵詞】文人畫、隱逸、隱士、隱居、孤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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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文人階級的分化與崛起 

    中國早期的繪畫發展與西方繪畫一樣，在進入有文字的歷史時期之後，都是以

人物畫為主，一方面做為政治教化的宣傳，力一芳面，則做為宗教信仰的強化與傳

布，自然風景的表現相當少見。但是以描繪自然山水的視覺表現而言，在相當於東

漢時期的畫像磚與壁畫上面，就已經看到萌芽的曙光。中國的人物繪畫在唐代開

始，就已經不再是一枝獨秀的畫種，原本搭配人物繪畫的點景山水比例降低，純然

描繪自然山水畫的比例愈來愈高。唐代文獻記載，以釋道人物繪畫為主，其次是禽

鳥，再次之，才是山水畫。朱景玄「唐朝名畫錄序」：「夫畫者以人物居先，禽獸次

之，山水次之，樓台屋木次之」。依照目前資料來看，標榜隱居的王維、盧宏、項

容山人都以山水畫著稱。唐代顯然已經是山水畫的萌芽期，至少在唐代之時，中國

已經出現獨立的山水繪畫，遠遠早於西方表現自然的風景畫 

 

    以表現自然的西方風景畫遲至十六、七世紀才出現在西方繪畫之中，比起中國

在二到三世紀就已經出現以山水爲題材的繪畫要落後八百多年。隨著西方文藝復興

運動的深入發展，描繪自然風景的繪畫才從單純作爲人物畫背景的狀態中解放出

來，逐漸成爲獨立的畫種。 

 

    中國這種逐步以山水畫為主流的現象，似乎與文人階級的崛起有著密切的關

係。文人階級自古有之，但是初期隱身在貴族與仕宦階級。逐漸從貴族、世家望族

與仕宦階級之中分化出來。 

 

    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五胡亂華，中原大亂，許多貴族世家與仕宦階級逃往南方避

難，一方面休養生息，一方面以詩詞文學與書畫藝術自娛，王羲之、陶淵明、戴逵

等人即是最佳例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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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山水畫源於魏晉山林文學 

   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在五胡亂華之下，群雄互相傾軋，爭權奪利而朝代更迭

的亂世，在南北朝時期，北方為胡人政權所佔據，許多南遷的漢族知識份子對於家

國政事的灰心喪志，導致其生活的重心不再聚焦在政治權力的爭奪上，而避世於談

玄說理，求佛論道，尋求安身立命的心靈故鄉。隱士的行為愈益普遍以後，在佛道

思想的盛行之下，已經無所謂『避』的問題，而只是為了隱逸而隱逸，好像隱逸本

身就有它本身獨特的價值與道理」，隱逸本身就是高尚的行為，「隱逸」本身就是一

種合乎自然的逍遙人生，並不必定有其外來的因素，不但沒有不滿和反抗現實的意

味，而且似乎就已經與現實無關，也沒有「存身以待時」的思想，只單純地剩下追

求玄遠，重視超脫」的心靈冀求。1隱逸是追求生命的自適與心靈的淨化與安止，2

戴安道3：「然如山林之客，非徒逃人患，避鬥爭，諒所以翼順資和，滌除機心，容

養淳淑，而自適者爾。況物莫不以適為得，以足為至，彼閒遊者，奚往而不適，奚

待而不足？故蔭映巖流之際，偃息琴書之側，寄心松竹，取樂魚鳥，則澹泊之願於

是畢矣」。4 

 

    魏晉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清談風氣的形成，與當時道家追求自然而然的

思想有關，也和當時戰亂頻仍，特別是門閥世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。知識分

子一旦捲入門閥世族的鬥爭，就很難自保。魏晉以迄南北朝，因捲入政治風波而招

致殺身之禍的名士就有何晏、稽康、張華、潘岳、陸機、陸云、郭璞、謝靈運、鮑

照等人。東漢以迄於南北朝的發展情狀來看，希企隱逸不僅是當時流行的風尚，更

在某種程度上積澱成士大夫和文人們的一般心理。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一種逃避現實

的心態，遠離政治，避實就虛，探究玄理，乃至隱逸高蹈，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

的「隱逸文化」，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一批名士遁跡山林，以隱士自居，這種特殊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王瑤（1986），〈論希企隱逸之風〉，《中古文學史論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頁 176-195。 
2 王瑤（1986），〈論希企隱逸之風〉，《中古文學史論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頁 176-195。 
3 東晋著名美術家、雕塑家。字安道，譙郡銍縣（今安徽濉溪）人，居會稽剡縣（今浙江紹興嵊州

市）。是顧愷之時代的著名畫家，南渡的北方士族。晚年長期住在會稽一帶。戴逵終生不仕。 
4 引自（清）嚴可均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82 年出版，冊五，《全

晉文‧卷一百三十七‧戴逵》，頁 3-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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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現象。賦予了魏晉文化特有的談玄論道，隱居不仕與山水清遊的色彩，而這種

容許解放自我的時代氛圍之下，造就了魏晉南北朝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，也是一

個自言自語的時代，同時也是知識份子追求自我覺醒，面對混亂的人世與幽遠的山

林宇宙，而享受孤寂之美的時代。 

 

    身為貴族也是知識份子的文人雅好山水之遊，魏晉時期的山林文學應運而生，

文人一邊歌詠山林田園生活，一邊重視山水與修養的關係，是魏晉時期之普遍的風

氣。不僅身居高位的皇室貴族出入林園，主動地親近自然山水，而且大批的文人也

將熱情投放到高山名川之中，縱情於山水之間，要在山水風光之中得到性靈的滿

足。昔日以勸誡作用的人物繪畫表現，逐步為追求山林野趣，歌頌田園之美所取

代，文人以山水爲審美的對象，追求山水宇宙與個人靈性交流的經驗與美感。 

 

    「隱逸文化」的另一個表現，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贊美和吟詠的「隱逸

文學」，陶淵明是其中的代表人物，在陶淵明《桃花源記》之中對現實有著深刻的

批判。桃花源中居民的生活，與外界並無太大分別，一樣是「往來耕作」，「屋舍儼

然」，所不同的是，桃花源居民能和睦相處，「怡然自樂」。桃花源中似乎沒有村社

一類的基層組織，又因與世隔絕，外界一切機構組織都無由對之施用權力，人們生

活在自由自在的自然而然的狀態中。陶淵明的《飲酒詩二十首其五》更抒發了其個

人與自然的交感的美好經驗。 

 

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     

 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。 

 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 

 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 

 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」。 

 

    人和宇宙本原、自然界是一個物我觀照的「對象」，中國文化以人的精神作爲

宇宙精神的一個有機部分，因爲在中國人的內在世界是可以同宇宙自然相構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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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家的老莊思想體現得最爲清晰。老子說：「道法自然」，主張宇宙自然有其運作的

法則與韻律，強調人應該祟尚自然，在自然之中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。從根本上來

說，人的精神包融於宇宙之中，人的精神就是一種宇宙精神的映照，道家主張：

「我即自然，自然即是我」、「我與天地合而為一」，莊子在《莊子·雜篇》之中提

及：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5，又在《莊子·讓王》之中主張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

息，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，吾何以天下為哉」。人的生命來源於宇宙，最終

也必將回歸於宇宙的體系之中，肇因於此，畫家的生命精神是應該在與自然精神的

交融中獲得的。在魏晉時期，這種對於山水自然的熱情，使得大批文人與藝術家將

熱情投放到大自然之中。所追求的是個體精神的自由，心靈的澄空，寧靜，祥和，

體會並印證個體生命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情境與全然的自由，將個人單獨地置身

於天地萬物之間，去感受那「天地與我同生，萬物與我歸一」的不可說的境界。  

 

三、「隱」是中國文人理想的終極表現 

   有才而不仕，與鄉野閒居，大自然為伍，稱之為「隱」。有才能、有學問、有本

事，能做官或有官做而不做官，也不做此努力的人，稱之為「隱士」。如果「入

仕」是傳統知識分子實現理想與印證價值的必然道路，那麼「遁隱」便是理想。6 

 

    所謂：「小隱隱於野，大隱隱於世」。隱者與一般世俗之人追求名利富貴的觀念

背道而馳，因此被認為個性孤僻，不合世情，宋史邢敦傳：「性介僻，非妄交友」。

彰顯出隱士不慕名利，輕視富貴的性情；追求以自然與自適為依歸。先秦時期著名

的隱士，許由、伯夷、叔齊、老子、莊子，西漢初年的「商山四皓」、東漢的嚴子

陵7、魏晉時期的「竹林七賢」、陶淵明 、「山中宰相」陶弘景、唐朝的「竹溪六

逸」等等。事實上，隱士的孤僻在於他刻意與世俗的名利與富貴保持一定的距離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«莊子» 「雜篇•天下」：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，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」。 
6 黃偉倫（2007），六朝隱逸文化的新轉向---一個「隱逸自覺論」的提出，成大中文學報， 第十九

期，2007 年 12 月， 頁 3-4。 
7 嚴光少有高名，與東漢光武帝劉秀同學。劉秀即位後，嚴光變更姓名，藏身不見。後齊國有人報

告：「有一男子，披羊裘釣澤中。」 劉秀即位後，多次延聘嚴光，但他隱姓埋名，退居富春山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孤寂的美感---探討中國文人山水畫之中「孤隱」的深層意識  

 
7 

    唐代社會尊重隱士，隱逸文學興起，「隱逸」成為社會風氣，許多文人避居山

林，築室而居，歌詠山林田園生活。文人多與自然接觸，山水田園文學與隱逸文學

興起。孟浩然詩歌《宿業師山房期丁大不至》，對於隱士生活的描寫，可以見到隱

士的內心境界。 

 

「夕陽度西嶺，群壑倏已暝。 松月生夜涼，風泉滿清聽。 

樵人歸欲盡，煙鳥棲初定。 之子期宿來，孤琴候蘿徑」。 

 

李白的《贈孟浩然》一詩之中，更可以見到對於隱逸之士的尊崇。 

 

「吾愛孟夫子，風流天下聞。 

紅顏棄軒冕，白首臥松雲。 

醉月頻中聖，迷花不事君。 

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」。 

 

    隱士這種不慕富貴，不圖名利的思想與品格，一直受到後世的崇仰與稱譽。 

 

    除了儒家站在士人的立場所謂的「無道則隱」的觀念，隱士所嚮往與追求的事

實上也含融一種道家「自適」精神的極致，「隱」是一種孤寂的境界，一般世俗喜

愛熱鬧喧囂，喜愛呼朋引伴，隱士反其道而行，遠離人群聚居之處，嚮往與悠遊於

孤寂的情境，所謂「琴靜得古趣，心清聞妙香」，嚮往自然與安靜，不論怡情養性

或是求知深理，文人與隱士對於喧囂的環境都不合適。孤寂在隱士的心目之中是一

種怡然自得的享受，莊子所說的：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。北宋詩人林和靖8「孤

山隱居書壁」詩：「山水未深猿鳥少，此生猶擬別移居，直達天竺溪流上，獨樹為

橋小結廬」。唐代詩人賈島《題隱者居》：「雖有柴門長不關，片雲孤木伴身閒，猶

嫌住久人知處，見擬移家更上山」。賈島《尋隱者不遇》：「松下問童子，言師採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北宋詩人林逋隱居西湖孤山，終生不仕不娶，惟喜植梅養鶴，自謂 「以梅為妻，以鶴為子」，人

稱「梅妻鶴子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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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。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」詩中所描述的情境，事實上就是一幅空靈的山水

畫作品。 

 

四、文人階級主導書畫的審美品味 

    中國山水畫的美學觀念在唐代以後，因為科舉制度的興起，而逐漸與新興的中

國文人階級靠攏，一芳面象徵著文人階級在中國社會的崛起，另外一芳面，也象徵 

著繪畫藝術的審美品味逐漸由文人階級所主導。除此之外，從唐代以科舉取士之

後，中榜及第的名額有限，遭遇落榜或是官場失意的落拓文人逐漸增加，由於儒家

思想的影響，論語》〈泰伯第八〉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；亂邦不居。

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。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

也。」9《論語》之中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」的主張，使得不論得

意或是不得意的文人多以藝術做為抒發心境的手段，尤其與毛筆與書寫有關的書畫

藝術，因此，在書畫領域之中，文人的品味與審美觀點逐漸滲入，偏好淡雅與簡

約，以及重視意境與個人感情抒發的趨勢，從唐代到宋代文人階級興起的趨勢之中

逐漸明顯。 

 

    所謂：「出則仕，入則隱」。助帝王建立霸業後即「功成身退」、隱沒江湖，如

張良、范蠡等人。「出」是爲了經世濟民的理想，「入」是爲了修身養性，尋求永

恆。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，得時則仕，不得時則隱，此理之常，無

足怪也」。 孟子也說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濟天下。」，不論出仕或是隱居不

仕，「隱」都被文人視為是一種終極的理想，抱持這種生命態度，使得許多知識份

子，在科舉、官場失意或是退休之後，以追尋個體自我生命的完善為目標，獨自尋

求契合天道（自然的道理），在生活之中，安靜養心，在嗜好上，則以書畫自娛。

在書畫的表現上，自然而然顯現出一種以個體體驗生命，企求在自然山水的徜徉之

中體悟天道的情境，而這種情境就是一種孤寂的情境，不僅僅是一種獨善其身，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見（魏）何晏注‧（宋）邢昺疏：《論語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學府刊刻

十三經注疏本），〈泰伯第八〉，頁 72 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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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自賞而不流於俗的高潔心境，更是一種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的高遠境界，這

也是構建出中國山水畫與西方風景繪畫的最大差異點之所在。 

 

    審視山水畫史，自從唐代以後，文人階級的上升，代表社會底層可以藉由讀書

與功名向上層社會的流動趨勢，文人階層逐步開始主導了繪畫的審美品味與表現的

意趣，山水畫之中逐漸由用筆精細，用色金碧輝煌的青綠山水，轉向以淺淡與寫意

為尚的水墨山水，從單純描繪山水景色的概念，有意識地轉向呈現杳無人煙的山水

意境的表現，畫家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地將觀照自然，體現自然的體悟以意境方式呈

現，一脈孤寂的情趣已經在畫面之中，若隱若現。 

 

    在五代、北宋初，以荊浩、關仝為代表的北方畫派，以水墨為主，描繪北方雄

渾的自然景觀，著重塑造黃河兩岸關洛一帶的山水形象。李成以「枯寒山水」尤負

盛譽，畫中寒林平遠，善用淡墨表現豐富的層次和虛曠的空間，寒林丘巒之間往往

空無一人，以「氣象蕭疏，煙林清曠」的景色抒發胸襟；范寬則以大山巨石的章法

描繪山川雄偉壯觀的氣勢，畫面之中人煙稀少，或是繪寫商旅、山樵甚或空無一

人，表現出北方關陝地區「山巒渾厚，勢狀雄強」的特色。江南地區則以董源、巨

然開闢江南畫風，表現出山勢平緩，丘陵逶迆的南方地形，其中溪橋漁浦，洲渚掩

映亦是人煙稀少，或是繪寫零星的漁夫，甚或空無一人。 

 

    南宋以後，隱居思想與風尚流行於士大夫文人階級之間，孤寂之風，愈益明

顯，加上禪風盛行，與道家思想結合，強調簡樸與空靈的審美趣味。至馬遠、夏

圭，偏好邊角之景，著力描繪山林野趣，畫面上大幅留白，刻意突顯空靈的意境和

濃郁的詩意，北宋的雄偉山水風格，已經全然轉化為一種孤寂的自我觀照，一種空

靈、簡約、幽遠的文人格調，最具特色的是已經將隱士情懷繪入畫面之中，「山徑

春行」是南宋宮廷畫家馬遠根據宋寧宗皇帝的詩意，而創作的一幅抒情小品。右上

方空白處則是寧宗所題的詩：「觸袖野花多自舞，避人幽鳥不成啼」。畫面中，一名

儒雅的文士，帶著攜琴的小童，漫步於山徑間。捻鬚微笑，陶然地沉浸在初春的生

氣裡，一種「澄懷味象」的情趣溢於畫面之上。南宋馬麟所繪寫的「靜聽松風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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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繪一位已經是文人與隱士合體的高士獨坐山間，似乎正氣定閒適地凝神傾聽拂過

松針的颯颯風響，以孤寂一人的靜謐體察大自然最細膩幽微的變化。 

 

    事實上，從唐代以後，隨著文人社會勢力的興起，山水畫逐漸成為畫史主流，

從深層心理而言，即在於反映文人趨向在山水風景畫裡面表達深層的審美理想，一

種不慕富貴名利的高遠胸襟，更是以山水宇宙為依歸的「自適」情懷的展現。元代

的文人在蒙古統治之下，地位卑微，不受重視。畫面之中展現隱逸山林田野的思想

更是明顯，其中以元四家倪瓚的山水畫以枯筆乾墨，淡雅清秀，意境荒寒而空寂無

人聞名於世。明代的政治黑暗，許多文人無意仕進之路而成為在野畫家，不以軒冕

攖懷，但求肆志為樂，以隱逸為高尚的論調在文人世界裡繼續得到支持。文人畫家

們喜歡描繪山居歲月，烹茶煮茗，漁舟唱晚，山道樵夫，一派隱士生活之田園景

象。 

 

五、山水畫在於表現隱士胸襟、風骨、才情與理想 

    中國書畫藝術的審美觀念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特別講究「風骨」，所謂「風骨」

的概念，深深受到六朝時期的相術與人物品評風氣的影響，「風骨」的展現在於繪

畫筆墨與形式的表現，也在於忠實地反應書畫家個人內在的心理、個性、人格等等

質素，原因在於「藝術家必然企求把自己的主觀情感、人格力量乃至生命激情定位

在對象身上，故無論是唐以前，還是宋、元以後，畫家、畫論家們都很強調主觀志

氣之於繪畫創作的重要性，並把「風骨」的取得與創作主體主觀志氣、意氣連

言」。10這裡所謂的主觀志氣與意氣，更深層地說，即是書畫家深層的內在潛意識

或是人格的呈現，以人物畫而言，原本在繪畫藝術上所討論的「風骨」，尚未脫離

其人物品鑑的「風神氣質」與「骨法」」本義的範疇，但是追溯其源頭，主要已是

指超乎具體骨骼形體之上的意義，不僅僅只是人物勁挺強健、端直有力的形象，而

是一種體現人物內在生命力的精神風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汪湧豪（2011），風骨的意味，南昌：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，頁 7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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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唐代以後山水與花鳥繪畫的興起，「風骨」一詞也被運用來體現物象的結構、

形體、質感的表現，乃至一種氣質的展現。宋《宣和畫譜》：「岳鎮川靈，海涵地

負，至於造化之神秀，陰陽之明晦，萬里之遠，可得之於咫尺間，其非胸中自有丘

壑，發而見諸形容，未必知此」，已開始具備將書畫家的人格與修養與書畫創作的

境界高低結合在一起的觀點，在明清以後，山水畫已經成為中國繪畫主流之後，將

畫家胸襟、理想與人格與山水畫境界聯繫的情況愈來愈是明顯，「胸中脫去塵滓，

丘壑自然內營」（明代董其昌）。明代陸容也主張：「古人看書畫，一要師古法，二

要人品高，人品不高，雖工亦減價矣」。11 

 

    以文人畫的觀點而言，唐宋以後，許多專精於書畫者聞名者以士人居於主流，

士人飽讀詩書，以儒道釋思想為主，依據孔子「志道遊藝」的主張，求道是本，遊

藝是末。南宋淳熙時文人李樗注解說到：「子曰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本也，

遊於藝，末也。君子以道、德、仁為本，以藝則遊之而已」。12 

 

    除了儒家思想的影響，中國文人階級也深深受到佛道思想的影響。李澤厚在其

«美的歷程»之中即指出：「禪宗教義與中國的傳統老莊哲學對自然態度有相近之

處，它們都採取了一種準泛神論的親近立場，要求自身與自然合為一體，希望從自

然中吮吸美感或了悟，來擺脫人士的羈糜，獲取心靈的解放」。13在中國文化之中

許多文人以老莊與佛學尋求精神解脫，在文人山水畫家之中最早的一位，應該是南

朝劉宋的宗炳，他拒絕擔任官吏，不入仕途，他既是佛教徒，也信奉老莊之學。14

隱士不僅僅是文人的不求仕進，退隱山林，也是成仙求道，超越凡俗的象徵。 

 

    明代中晚期以後政治愈益黑暗，許多士人謝絕功名，以書畫自娛，隱於田園者

不在少數，其個人的品德、才能、修養與名望往往成為社會尊崇的典範，書畫藝術

成為表彰個人品德、修養的載具，明初畫家王紱（1362-1416）在其«書畫傳習錄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陸容（明）（1985），菽園雜記，卷十，中華書局，頁 125。 
12 李萬康（2006），儒生與畫家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頁 39。 
13 李澤厚（2008），美的歷程，天津：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，頁 275。 
14 劉亞諫（2012），中國畫道論，北京：中國書店，頁 10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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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中就強調：「藝事亦聖賢所不廢也」，又說：「高人曠士，用以寄其閒情…。興至

則神超理得，景物逼肖；興盡則得意忘象，矜慎不傳。亦未嘗以供人耳目之玩，為

已稻梁之謀也。惟品高故寄託自遠，由學富故揮灑不凡，畫知足貴，有由然耳」。 

 

六、結論：「孤寂」與「隱逸」是文人山水畫「隱而不顯」的

深層意識 

    隱士被視為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」。正是文人求道的風範與理想，深居山

林，與自然為伍，以山水畫自娛的形象，成為隱士生活的象徵。文人流風所及，凡

是畫家，無論其為隱士與否，皆有意無意地競為山水畫，標榜與自然親近、清高與

脫俗的內涵。山水畫逐步與隱士的學問、智慧、道德與品格結合，成為一種出世、

高雅、不流於俗的象徵。同時，深居山林的隱士（高士）也成為山水畫裡的題材。 

 

    山水畫逐步取代了人物畫成為中國繪畫主流。淡泊、虛無、縹緲是繪畫的理想

境界，隱士是中國文人的最上層經典人物，代表一種出世、趨近自然與絕俗的獨特

之美。中國繪畫美學不可免地塗抹上一層濃濃的隱士出世色彩。這種隱士色彩，隱

而不顯，卻深藏在山水畫的表現意識與靈魂裡面，逐漸集體內化成一種美學觀念，

那即是最上乘山水作品應該是絲毫無一點煙火氣息，離現實世界最遠的作品，因此

自從元代以後，畫家競相繪製的山水畫作品裡，所呈顯的潛在氣質即是一種「孤

隱」的氣質，一種獨自「隱於山水之間」的心境。 

 

    我們可以說，「隱」是中國文人理想的終極表現，隱士的審美意識與具備風骨

的理想境界成為山水畫的理想與山水畫審美最高標準。從唐代以後的歷代文人以山

水畫表現美的情感，其山水泉石的元素組合只是一種外在的形式，事實上即在於隱

者眼中所見所感的山水意境，其內涵與氣質在於表現出合乎隱士精神的胸襟、情懷

與理想。文人追尋並領悟宇宙真理（道）的理想，是一種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

的境界，正如石濤在其«畫語錄»中所說：「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」，只有達到物

我兩忘、天人合一的境界，才能妙得對象的精神氣質。這使得中國山水畫裡不可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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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地有一種「孤寂」的趣味，也有一種幽玄與靜謐的氣質，散發出一種寂靜、清遠

與空靈的美感。 

 

    從元代迄今，在中國文人山水畫之中，「孤寂」已經是一種必然的元素，「孤

寂」情趣隱而不顯，卻是隱約地存在山水畫的靈魂裡。在孤寂無人的境域裡面，中

國山水畫家所要表現的深層意義，事實上，即是一種「隱逸」的思維，標榜「隱

逸」，崇拜「隱逸」，是體現隱士獨對山水，在造化杳無人煙之間，所展現一種「千

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」景象，因此，標榜一種孤高、清曠、渺遠，遠離世俗，超

越名彊利索羈絆的無人可及，甚或是「成仙成道」的心靈境界，便成為中國山水畫

的精髓與靈魂之所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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